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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至 20 日，大连话剧院创排的话

剧《老酒馆》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该剧改

编自高满堂编剧的同名电视剧，以忠实于传统

话剧舞台叙事的表现手法，塑造了大连这片热

土上可歌可泣的中华儿女形象，展现了豪放、

包容、豁达的地域文化特色与精神气象，铺展

出一幅厚重绵长、大气恢宏的历史画卷。本报

刊发部分专家评论，以飨读者。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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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酒与茶堪称最能体现人文精神的两

种物质。一部作品若融入了这两种元素，往往平添独特

的艺术魅力，让人如同品茗饮酒般回味无穷。大连话剧

院的《老酒馆》如同北京人艺的《茶馆》，皆是把戏剧环境

放置于一个人来人往的固定场所中，让观众在这里品味

人生百味，感受世间沧桑。一壶酒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就

有一段传奇。这个小小的酒馆充满了人间烟火和浓烈的

情感。全剧对于主题的诠释十分深刻，老酒馆中承载了

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刚正仁义的关东人文风骨。剧中

的人物虽然大多身处社会底层，但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自

尊和骨气。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对国、对家、对朋

友的忠诚。他们用烈酒铸造民族之魂，谱写了一段荡气

回肠的东北抗战史，让观众领略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

历史的沧桑。可以说老酒馆凝聚了大连这座城市的历

史、文化和人民的精神风貌，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如果说

茶馆代表老北京，老酒馆则是大连独特的象征，也是关

东人文的标识。

话剧《老酒馆》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像展览式结构，

以陈怀海为中心勾勒出众多人物形象，彰显了浓郁的地

域特色和时代特征。虽然人物众多但每个人物的形象都

很鲜明。该剧的人物塑造有老舍《茶馆》中“话到人到开口

就响”的意味。主要人物出场的第一个事件就足以让观众

窥见其主要性格。比如，陈怀海的善良与正义在其不顾晦

气为临刑者炖鱼的行为中得以显现。他是闯关东来到大

连的，既有山东人的厚道，又有东北人的刚烈，儒性与血

性兼而有之。谷三妹一上场就把想占她便宜的赵老三教

训了一顿，她女中豪杰的气质由此可见一斑。小棉袄更是

先声夺人，性格犹如炮仗一样火爆，最后为抗日赴死时的

那三声枪响也正如她临刑前安慰爹说：“就当过年我放了

三个炮仗”，来与去都是那么轰轰烈烈。那正红为了招待

婉容不惜变卖房产，他作为清朝遗老的迂腐令人震惊。还

有一些人物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比如老北风、婉容、马旅

长等，他们的戏虽短，却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连那个

不起眼的、站着喝酒的老二两也非常有特点，老二两虽然

贫穷但很有自尊。陈怀海同情他总让他坐着，但他的口头

禅是“不能坏了规矩”，当陈怀海见他腿脚不利索，要把酒

送到他家时，他说：“那还有酒味儿吗？我是迎着你这屋里

热乎气儿来的啊！”简单的一句话就把老酒馆的凝聚力凸

显出来了，也从侧面表现了陈怀海体恤底层百姓，尽可能

地给予他们温暖。一个个人物的上场和落幕，将那个特殊

时期各阶层人们的不同精神面貌勾勒出来，每个人物勾连

出的事件极具代表性，通过这样以点带面的方式在有限的

演出时长中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演员们通过精湛的演技和细腻的情感，将角色的性格

特征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

作、每一句台词都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魅力，展现

出强大的戏剧张力。每一个角色都在舞台上焕发出独特的

光彩，很好地诠释了一出优秀的剧目中没有“小角色”也没

有“小演员”的创作和表演真谛。

在当今这个演剧样式多元化的时代，话剧舞台演绎方

式也愈发多样。本剧的叙事独具匠心，运用一个大转台进

行无场次换场。场景转换的节点设计得十分巧妙，既使剧

情紧凑，又表达出人物深层的内心世界。例如，在老北风和

陈怀海的对话中，通过两次切光，将陈怀海从痛苦、孤独逐

渐过渡到极致悲伤的情感变化展现在观众面前。还有陈怀

海和谷三妹赌酒的场面处理毫不逊色于戏曲舞台上的醉

酒表演。灯光一暗再一亮立刻从酒馆到秋千上，谷三妺扔

针，二人看针抛落的轨迹，以慢放突出了眼神表演，将虚与

实、再现与表现有机结合，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话剧的表

现手法。

此外，精心设计的主题歌《不回头》及配乐的运用，使

全剧更具地域文化色彩与主题意蕴，呈现出立体且富有

诗意的表达。总之，话剧的改编既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又

展现了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创作者用他们的智慧和才

华，实现了电视剧向舞台剧的成功转化。

（作者系《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编审）

“一壶老酒，装得下乾坤浑浊；一部好剧，容得下人性

曲直。”话剧《老酒馆》以扎实质朴的舞台呈现，弘扬在党

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出的革命文化，也对话剧作品《茶

馆》式叙事范式进行了创新和拓展。一条好汉街，一家老

酒馆，一位“老”掌柜，群像式的人物展现……这样的结构

方式，观众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

作品《茶馆》。多年来，剧作家老舍在话剧《茶馆》剧本中

以“三个阶段”表现时代更迭的时间结构方式、群像展览

式的人物表现形式、悲喜交融的时代风格，以及二度创作

上鲜明的民族化特色，成为众多创作者无形中遵循的“规

范”。在《老酒馆》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对于《茶馆》式叙事

范式的继承，更有着编剧黄维若、导演廖向红等创作者以

自身创作底蕴、艺术个性为基础，结合作品题材以及地域

特点进行的创新和拓展。

与话剧《茶馆》展现的近50年的历史变革不同，《老

酒馆》中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短短的十余年。而这短短

的十余年，中国经历了满含屈辱血泪与奋起反击的抗日

战争。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

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

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学者许燕吉曾说：“历史并不仅仅是大人物和波澜壮

阔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无数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

这是历史的伤口，也正是历史的现实。”《老酒馆》的创作

者也将目光聚焦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人，以被裹挟在滚

滚历史洪流中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选择、坚守和抗争，

展现气壮山河的抗日斗争史和民族精神史。

与《茶馆》展现三代人的命运不同，《老酒馆》的创作

者以悲悯的情怀、细腻的笔触重点描摹了陈怀海、谷三

妹、小棉袄、方先生、马旅长等人物跌宕的命运。酒馆掌

柜陈怀海是“闯关东”的好汉，有着英雄主义的侠义。“话

说这关东山下来的陈怀海，带着一众生死弟兄，走南闯

北，和阎王爷喝过酒，和小鬼睡过觉，皮糙肉厚刀子割不

透，吃苦耐劳啥事都做得成。”戏一开场，创作者就借由

说评书的方先生之口，向观众做了交代，然后通过帮“老

头”给判死刑的儿子做“上路饭”的插曲，深化了“好汉”

这一形象。

陈怀海侠义却不鲁莽，他心思细腻、遇事沉着冷静。

通过对住对门的谷三妹的观察，他判断谷三妹是个好人，

也因为发现谷三妹在酒馆传递情报的小动作，为了保护

她，让她搬到后院。与谷三妹的几场对手戏，也层层递进

地铺陈了他的侠骨柔肠。对亡妻的怀念和愧疚，让他无

法割舍，但与他有着同样侠义精神、敢说敢干、有勇有谋

的谷三妹又深深地吸引了他。作为一条好汉，他是爱憎

分明的。对谷三妹他充满柔情，对女儿小棉袄他温柔呵

护，但面对“抱着棺材板子不放”，活在“日本梦”里的那正

红，虽然“他是个好人，仗义，直爽”，但陈怀海还是让那

正红在他心里“死了”；养好伤却要去当“胡子”的马旅长，

也是陈怀海把他骂醒，最终参加了抗联，跟日本鬼子拼到

最后，做了真正的英雄。值得一提的是，剧作家笔下这样

一位丰盈的人物，被主演李铎以扎实的表演立体呈现在

舞台上，分寸的拿捏，恰到好处。当然，不止陈怀海，中共

地下党员谷三妹、为了送情报而牺牲年轻生命的小棉袄、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说书人方先生等人物，也通过江佳

琦、袁媛等演员的精彩演绎，让观众感到可亲可近。

《老酒馆》没有激情澎湃的口号，也没有刻意展示惨

烈的战争场面和英雄们的牺牲场景，却通过一个个有血

有肉的人物，一幕幕质朴真实的场景，达成了直抵人心的

舞台呈现。当剧目接近尾声，小棉袄在被枪决之前与陈

怀海、谷三妹诀别的场面，让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观众流

下了眼泪，笔者的内心不仅是感动更是被刺痛的……这

才是一部优秀的主旋律作品应该达到的效果。

（作者系《中国文化报》采访中心主任）

无数普通人绘就的历史画卷
□刘 淼

谱写荡气回肠的东北抗战史诗
□罗 松

话剧《老酒馆》将时间设置在1931年至1945年

间，把场景定位于大连好汉街上的山东老酒馆内外，塑

造了以酒馆掌柜陈怀海为代表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群

像。大连从上个世纪初就被日本侵占，面对残酷的统

治，大连老百姓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剧中，好汉街上的

老酒馆是各色人等聚集流散的投影所在，其中有愤懑，

有不堪回首的残酷，更有义无反顾的牺牲和令人肝肠

寸断的痛楚。话剧《老酒馆》在戏剧事件的铺排、人物

形象的刻画和舞台呈现方面无不弥漫着关东文化特有

的调性。如陈怀海、谷三妹、小棉袄以及酒馆里来来往

往的人，性格底色都极具“关东文化”熏染下的东北风

情，同时由于经历、身份、遭际的不同，而呈现出如万花

筒般不同的折射。

开场时，一束光照亮舞台一隅，几经沧桑、久历痛

楚而感慨不已的老者与满架酒坛赫然入目。此时乃

1945年深秋，坐在老酒馆里的陈怀海面对的不仅是酒

坛上的一个个郑重写下的名字，而是一群敢爱敢恨、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那些不屈的灵魂、战死沙场的身

躯、令人尊敬的人格、使人心痛的骨血，都成为他深切

的追忆与怀想。

随着陈怀海的思绪，十几年前发生在老酒馆的往

事张弛有致地铺排。舞台呈现上，转台的巧妙使用值

得称道，不仅使老酒馆的内部、门面、酒窖、后院及住房

得以立体展现，还能使岁月流逝、戏剧矛盾的起承转合

有了外在情境的依托，丰沛的质感中，见到人物关系的

变化、角色的成长和情感的喷涌。剧中的老北风是陈

怀海的大舅哥，也是一个抗日斗士。被通缉的他藏在

酱缸里，险象环生地躲到了老酒馆的酒窖，言谈间不经

意地揭开陈怀海的伤痛：妻与子惨死于侵略者的手中，

不到10岁的女儿不知所踪……这也显示出在残酷统

治下东北民众越燃越旺的反抗之火。而随着把老北风

转移出酒窖，在日军和伪警察的严密搜查下，谷三妹机

智地将“算命先生”带走，为戏剧情节的进展不动声色地做了扎实的铺

排，意料之外而又契合情理，还显示出剧中男女主人公识人断物的独到

之处。另有华彩段落如陈怀海、谷三妹斗酒，那正红设宴，小棉袄的归

来与赴死，不仅可圈可点，而且可感可叹、可歌可泣。

另外，演员的表演颇具神韵，导演对戏剧节奏的把握充满力量，

编剧对人物情感张力的挖掘动人心魄。其中“斗酒”一场，男女主人

公从酒馆内喝到深夜街面的秋千上，陈怀海面对这个“救过老北风”

“踢过赵老三”的谷三妹，感激和赞赏是有的，还意外地从交谈中得知

了她和自己有着相似的悲惨遭遇，原来他们彼此都有亲人丧生于侵

略者的手中，从而更多了几分同病相怜；也是在这个段落，东北人憨

直的性格和独有的幽默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然在酒量上难分胜

负，谷三妹便把一根缝衣针扔在地上，谁能捡起来谁就获胜。此时

“醉歪歪”的二人开始满地捡针，此时舞台上出现了难得的欢乐，仿佛

冲破冬夜的一道温煦之光，使得剧中人和观众的内心感受到了片刻

的岁月静好。这场戏的精彩，既源于编剧黄维若的笔底烟霞，也得益

于主演和导演的二度创作。

话剧《老酒馆》是以小见大、透视广阔社会背景、展现时代风云的力

作，这得益于群像人物的形象塑造，不仅有老二两、方先生、赵老三、送

儿子上路的老头儿等社会底层的百姓，也有豫菜张、警察队长等温饱无

虞的殷实一族，还有推动情节发展的抗日义士们，如老北风、马旅长等，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50多岁的前清遗老那正红，在众人的眼

里，他一向仗义、直爽。他为请一位贵客，房子“卖得心甘情愿、卖得

值”，包场老酒馆请来的贵客“比天还大，见一面都是几代人吉祥有

福”。果然，那正红请来的人雍容华贵，只是一举一动处处受制于日本

便衣。那正红身上的奴性让一向宽厚、包容的陈怀海忍不住说：“这混

沌世道需要一声响雷，而不是抱着老棺材板子不放。您惦记的那个世

道过去了，回不来了”；面对那正红希望的“皇上就要登基了，普天同庆

啊！”陈怀海则冷冷地：“就这？被日本便衣架来架去的皇上皇后？该是

日本人庆贺吧？”他不无悲哀地做了一个决定，“心里再没那爷了，他死

了”。编剧对这位前清遗老的刻画，虽着墨不多，但入木三分，也映衬出

陈怀海威武不屈的人格。

女儿小棉袄归来是在全剧的后半部分，但剧中陈怀海第一次提到

小棉袄，是在老北风受伤躲到酒窖里的段落，此后有关小棉袄的名字和

遭遇，如草蛇灰线般时隐时现。直到某个冬夜，有个拿石头砸酒馆玻璃

窗、蓬头垢面而又“恶声恶气”的“那人”出现，不光骂骂咧咧地叫嚣：“陈

怀海死了没有？有口气就给我爬出来！”还大叫着要喝酒。当“那人”被

伙计打掉帽子，认出其就是女扮男装的小棉袄后，陈怀海被巨大的惊喜

冲击，声音颤抖。面对欲上前搂住女儿的陈怀海，小棉袄因为长期紧

张、害怕，竟用刀指着父亲尖叫，陈怀海此时心如刀割，泫然欲泣。小棉

袄的反应竟是不屑一顾：“咋娘们唧唧的？你是陈怀海吗？我听说陈怀

海是个嘎嘣脆的爷们儿呀！也许你就是个怂人。不然我娘和我弟弟咋

被人弄死，你屁都没放！”当听到三爷说陈怀海为了救母亲和弟弟受伤

留下深深伤疤时，她冷笑说：“拿伤疤唬什么人？谁没伤疤，我给你看

看！”说着把筷子一摔，站起身就要扒自己衣服，被谷三妹一把拉住。在

这里，编剧并没有用小棉袄几年间遭受到的苦难，直接地掀起观众的情

感波澜，没有往常轻易就会出现的抱头痛哭的场面，有的只是此情此景

下，人物情绪的宣泄和情感逻辑带来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戏剧性推

进。可以说，编剧用极富张力的细节、语言以及人物行动的内驱力，完

成了小棉袄的归来。小棉袄这几年间所经历的，剧中并没有讲述和描

绘，而是以“留白”的手法，用她行为和语言的蛛丝马迹，给观众以想象

的“空筐”，灌注进同情、理解、心痛乃至潸然泪下，就像聪慧善良的谷三

妹所说：“她几岁就与你失散，你想想，这些年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吃了

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欺，才变成这副样子。你别

看她凶巴巴的，那是她在关东山里边，为活命而逼出来的保护自个儿的

办法。一个孩子到了这一步，多可怜！”

话剧《老酒馆》里着重刻画的都是小人物，他们有声有色、有情有

义、有担当敢奉献地“活”在舞台上，相信他们的故事也会拨响观众的心

弦，与当下形成和声与共振。

（作者系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主任）

酒与人的关系总是说不完、道不尽。虽然可仅仅是

“三杯两盏淡酒”，也可能变成是舌头的豪爽，“会须一饮

三百杯”；可能是心头的慰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

炉”；可能是灵魂的浇灌，“酒酣胸胆尚开张”；也可能是潦

倒的逃避，“落魄江湖载酒行”，还可能是深深的感叹，“对

酒当歌，人生几何”……但谁也想不到，在一出话剧的舞

台上，酒变成了历史的记录，变成了生命的烈焰——这就

是大连话剧院的新剧目，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创作的话

剧《老酒馆》。

这出戏好就好在，它的编导进行的是真正的创

作——跳出了电视剧的套路，驾驭着话剧艺术思维进行

了大胆的再创造。电视连续剧作为家庭文化娱乐形态的

传播艺术，其魅力首先在于光影世界中人物的演绎，既让

人感到陌生新鲜，又令人点头称是，不断感叹。在这样诸

多好看的故事情节中，塑造出人物及人物性格成长变化

的历史。而话剧则主要是在剧场这个特定的空间，通过演

员饰演人物，面对面地给观众演绎角色或公开或隐秘的

情感活动变化。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怀揣着不同的目的，

采用不同的戏剧行动，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建立起或冲撞，

或同心，或误解，或对立的各种各样的具有戏剧性的关

系。这些人物关系的演变构成了诸多极具观赏性的戏剧

情节。电视剧与话剧两种不同艺术的创作思维，粗略地概

括来说，前者是从故事情节中塑造人物形象，后者则是从

人物内心活动出发，塑造形象，演绎出故事情节。话剧《老

酒馆》就是以电视剧《老酒馆》以及它所代表的历史生活

作为土壤，培育出的一棵新绿的生命之树。

独特的戏剧架构

无论是表演空间还是叙述时间，话剧呈现都要寻找

到架构全剧的具象支点。话剧《老酒馆》架构全剧的支点

就是舞台左侧的酒架子。一层一层的架子上，贮存着全剧

主要人物喝过的酒坛子。每一个坛子都贮藏着人物心灵

的奥秘和生活的经历，合起来，整个酒架子就是沦陷时期

东北人民屈辱与反抗的历史缩影，更是本剧主要人物的

画廊。舞台中央的转台不仅是将生活画面从180度转至

360度的简单展示，而是具有“套球”的层层纵深感，或许

这正意味着我们要不断探索那段历史的深度。转台的每

一次转动，都是每一只酒坛子所代表的人物命运背后奥

秘的历史页面，或者说是每一只酒坛子的戏剧“注释”。

酒架子和转台正是主人公陈怀海全部的内心世界，

他每一次上台的独白，都不是博物馆的解说，而是与观众

肝胆相照的交流，与剧中人命运交融的奇特经历，是这位

主人公全部生命的情感倾泻。也可以说，主人公站在酒架

子与转台之间，搭起了全剧的架构。这样独特的戏剧架

构，是编导充分利用戏剧的假定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用舞

台的独特呈现和演员的生动逼真的表演，在观众的联想

与想象中完成了角色形象的塑造，这就是话剧艺术思维

的独有魅力。

人物关系交响中的华彩乐章

主人公陈怀海与酒架子所象征的各种人物关系构成

了一部“活”的历史。与老北风，不仅是妹夫大舅子，更是生

死之交，那是反抗日寇侵略的民间代表；与给儿子送上路

饭的老头，寄予深切的同情，那是在日寇铁蹄下忍辱负重

的老百姓；与马旅长，对他倾力相助，那是在艰难困苦中坚

持抗日的义勇军；与说书的方先生，深怀敬重，那是具有正

义感的爱国者；与那正红，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那是可怜

可叹的落伍者；与小棉袄，视如掌上明珠，惜若生命，那是

侵略战争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孩子；与老警察，时刻戒备，能

用则用，那是汉奸队伍中天良未丧尽的边缘人。

在舞台上，这就是一部沦陷了14年的东北人民屈辱

与反抗的“活”的历史写照，也是全剧的总体戏剧情境。陈

怀海在与这些特定历史时期形形色色人物关系的发展变

化中，被塑造成为“不掉一滴眼泪”，扛得住天大苦难的汉

子。当然，在这些诸种人物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主人

公陈怀海与谷三妹的关系，他们从相惜、相敬到相知、相

爱，再到生死与共，“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说这对人物关

系是华彩的，那是由于主创的精心设置与倾力刻画，使之

亮丽放光。如果说陈怀海的出场开始于说书人方先生的

一段溢美之词，“带着一众生死兄弟，走南闯北，和阎王爷

喝过酒，和小鬼睡过觉……”那么，谷三妹的出场，则如武

松景阳冈打虎，出场前就踢倒了心怀不轨的赵老三，随之

追进酒馆，来到众人面前，堂堂正正地宣告：“今后谁要打

我的主意，再来跟我说骚情的话，我绝饶不了他！”这一

对，男的在厚道仗义中见铮铮铁骨；女的于磊落光明里含

着侠肝义胆。他们在全剧中的人物关系最富戏剧性、传奇

性和动作性。尤以谷三妹“打”上门来，求职拼酒，醉里钟

情，最令人拍案叫绝。他们一个叫板，一个接腔；一个加

码，一个紧跟；一个坦荡，一个无防；一个谋反，一个赞同；

一个独占风头，一个心甘情愿……两人拼酒从屋里拼到

屋外，再拼到秋千上，荡漾中心驰神往，嬉笑中带着真诚，

在真诚里寻找志同。作为地下党的谷三妹，在酒馆中秘密

发掘并组织起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来抗击日寇

的疯狂蹂躏。

所有优秀的戏剧作品，无不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它表

现在情感上、格调上、结构上、语言上，更表现在人物内心

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多变性、多向性，以及人物关系瞬

间微妙变化的含蕴上。话剧《老酒馆》男女主人公的这一

段“拼酒”，就是全剧文学品格所能达到的新高度。把酒写

成那个特定时期抗日救国的烈焰，正是话剧《老酒馆》厚

重的价值所在。辛勤而又谦逊的艺术家们没有被掌声和

鲜花湮没，他们已经看到了尚存的不如意之处，正是今后

精益求精的方向。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